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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释奠”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
———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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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释奠古礼起源甚早,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,具有不忘先祖、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。周代的释奠古礼

存在两个受祭系统:先祖先王(多于“庙”中举行),先圣先师(于“学”中举行)。“学”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

人事经验、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,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。伴随着孔子及

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,历经汉、魏、晋,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

礼。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,南北朝、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、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,以

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,具有了崇圣重师、继承道统、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。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

化,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,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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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释奠”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礼仪,一般大众对这

个词不很熟悉。“释奠”一词在当代出现的语境,全
部和祭祀孔子联系在一起,如祭孔释奠典礼、孔子

诞辰日释奠礼、孔庙和文庙释奠礼仪等。彭林先生

认为,举世瞩目的文化盛典———祭祀孔子大典,其
名称宜改为“释奠礼”[1]。问题在于,释奠礼和祭祀

孔子最初并不是一回事。有学者指出,释奠礼包括

前孔子时代的释奠礼和后孔子时代的释奠礼[2]。
近年,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,各地多

次举行释奠孔子礼,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宣传效应。
当代社会对礼文化的继承发展不应简单理解为“恢
复”或展演礼仪场景本身。冯友兰先生据孔子所说

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! 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”,

认为孔子讲“礼”,注重礼之本[3]61。李泽厚先生指

出,孔子以“仁”释“礼”,所谓“人而不仁如礼何? 人

而不仁如乐何?”强调“礼”不止是语言、姿态、仪容

等外在形式,而必须以内在心理情感作为基础[4]30。
因而,当代对释奠孔子礼的认识和继承应将礼仪形

式和礼仪之“本”即精神内涵结合起来。
目前释奠礼的研究集中于对魏晋至明清以来

释奠孔子礼历史状况的考察,特别是对朝廷、地方

及各地书院所行释奠礼仪程序详加考证,包括用乐

情况等。应该说,释奠孔子礼的史实已较为清楚

了。然而,起源甚早的释奠古礼如何演进为专门祭

祀孔子的新礼,释奠古礼和新礼分别具有怎样的本

质特征和精神内涵,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关注或讨论

∗ 收稿日期:2016 09 28



不充分。本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,旨在明了释奠礼

所含蕴的意识、观念、情感,以有助于思考传统礼文

化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,如何处理礼之“本”与礼之

“用”的关系。

一、释奠古礼的特征与内涵:非时

而祭、简约之礼,敬祖归功

“释奠”是一种起源很早的古礼,其施用情况在

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中多有记载,它是周代名目繁多的

祭祀形式之一种。“释奠”这个词,在《周礼》中全部

写作“舍奠”。《礼记》中,“释奠”“舍奠”两个写法都

有。按照郑玄的解释,“舍”读为“释”,一音“赦”,
“舍”为“释”声之误[5]1761。郑玄注《仪礼·乡饮酒

礼》“主人释服”之“释”,曰“古文释作舍”[6]2137。也

就是说,“释”和“舍”只是经今古文之别。“释奠”的
字面意思是放下酒食等祭品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‘奠’,
置祭也。从酉。酉,酒也。”[7]200 段玉裁注:“置祭

者,置酒食而祭也。”[7]200 但这并非释奠礼的规定

性特征。按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经文和各家注疏,释奠礼

的基本特征是“非时而祭”。“非时而祭”是指不在

固定时间的祭祀活动,与之相对的是有固定时间的

“常祀”。二者的并存从时间上反映了上古社会祭

祀活动的频繁。从空间上看,释奠礼举行地点不

一,包括庙、社、道路、“学”,以及墓地,但以“庙”中
释奠最为多见。从释奠礼的规格和参与人员来看,
包括周天子、诸侯、大夫,乃至一般士人。据此,“释
奠”在周代本来是一般性的祭祀形式,并非特定

祭礼。
周代的“非时而祭”并非只有“释奠”一种形式

或名目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曰:“大师,宜于社,
造于祖,设军社,类上帝,国将有事于四望,及军归

献于社,则前祝。大会同,造于庙,宜于社,过大山

川,则用事焉;反行,舍奠。”[5]1752 这段记载是讲国

家在面临重大军事行动时的祭祀活动,“大师”即指

国家重要的军事征战。“会同”是指天子与诸侯的

相见,但并非固定时间的会见。按郑玄的解释,“时
见曰会”,即非常期之会。如果诸侯王有不顺服者,
则其他顺服之诸侯王“皆来会以师”,以助天子讨伐

之。显然,“大会同”也与军事征讨有关。上古三

代,征伐不断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会师、出师、
行军以及征战结束后,都要举行祭祀。按唐代贾公

彦的《疏》,“非常而祭曰类”,“军将出,类祭上帝,告
天将行”;“造”,因其非时而祭,有造次之意”;“非时

而祭曰奠”[5]1761。“类”“造”“奠”作为祭祀形式,同
属非时而祭、非常之礼,与“常祀”相对,区别在于祭

祀对象不同。天子出征,事出非常,既要祭祀上帝

(类上帝)、土神(宜于社),也需祭祀祖先(造于祖,
造于庙)。征战结束后再行“舍奠”,以告先祖先王

征讨成功。
作为“非时而祭”的“舍奠”礼,在与军事征战相

关的祭祀中出现较多。《周礼·春官·甸祝》曰:
“甸祝掌四时之田,表貉之祝号。舍奠于祖庙,祢亦

如之。师甸,致禽于虞中,乃属禽。及郊,馌兽,舍
奠于祖祢,乃敛禽。”[5]1761 按郑玄注引杜子春言,
“貉”是兵祭。所谓“四时之田”,并非只是一般意义

上的田猎,往往带有习兵的性质。虽只言“四时之

田”,其实兼言征伐。天子“四时之田”,于出田和返

归时,皆需于庙中(祖庙与父庙)“舍奠”。
在具体的祭祀程序中,释奠古礼具有一个特

征,即“不立尸”。如郑玄所言,“释奠者,设荐馔酌

奠而已,无迎尸以下之事”[8]3043-3044。周代的祭祀

仪式,一般都要有迎“神尸”这一程序,释奠礼则仅

仅放置酒食等祭品,并无迎“尸”之事,说明其礼简

约。如金之植《文庙礼乐考》所言:“释,置也。不设

尸,礼较祭祀稍简。惟置牲醴以奠也。”[9]373 释奠

礼所以不立“尸”,原因还在于“非时之祀”。非固定

时间或不能预见时间的祭祀,又或于行军途中举

行,其礼必然从简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记载了孔子的

一段话,“天子诸侯将出,必以币、帛、皮、圭告于祖

祢,遂奉以出,载于齐车以行。每舍奠焉,而后就

舍”[8]3016-3017,同时记载有孔子引老聃的一段话,
“诸侯朝天子,见日而行,逮日而舍奠。大夫使,见
日而行,逮日而舍”[8]3032。二者结合起来看,所谓

天子、诸侯“将出”,恐怕不是一般的出行,更可能与

天子的军事征讨、巡狩,天子与诸侯的“会同”,诸侯

的朝见等军国大事有关。将出时,先要以币、帛、
皮、圭等祭告祖庙父庙,并将之载于齐车中;于道路

停驻休息前,先行祭祀,即“舍奠”于币、帛、皮、圭,
然后才停驻。按唐代孔颖达的解释,道路中不可能

常备牲、牢等祭品,故以“脯、醢”即干肉、肉酱祭祀。
由此可见,出行道路中的释奠,不仅不立“尸”,且祭

品简单。
较之《周礼》,《礼记》有关释奠礼的场合、人员、

地点等记载,存在更多不同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有

墓地舍奠的情况[8]2819。人死不能预见,刚下葬之

时只能行简约的释奠礼,以后则需行有固定时间的

常祀。《礼记·祭统》记载了卿、大夫接受爵赏后于

家庙中所行的释奠礼:“古者,明君爵有德而禄有

功,必赐爵禄于大庙,示不敢专也。故祭之日,一
献,君降立于祚阶之南,南乡,所命北面,史由君右,
执策命之,再拜稽首,受书以归,而舍奠于其庙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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爵赏之施也。”[8]3484 因受爵禄而祭祀也属于“非时

而祭”,故称“舍奠”。这里显示出一种礼仪内涵,即
接受爵禄“受书以归”,不仅是个人的荣耀,还是祖

先的恩德、福佑所加,因此,“告庙”也就是“告成

功”,归功于祖。
以上所论的释奠礼,都以先祖先王为祭告对

象。李泽厚先生指出,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

始现象之一,即祖先崇拜[4]4。何炳棣先生认为,构
成华夏人本主义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,最
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[10]93。周人祭天于郊

坛,祭地于社稷,祭祖于宗庙。《礼记·祭义》曰:
“建国之神位,右社稷而左宗庙。”[8]3474 周人尚左,
可见其对祭祀祖先之重视。还可发现,尽管释奠礼

的举行存在出行前和返归后不同的时间点,但后者

更为多见,如“大师”“大会同”的“反行,舍奠”,“四
时之田”猎毕之后的“舍奠”,以及卿、大夫受爵禄

“受书以归”的“舍奠”,还包括下面要提到的《礼记

·王制》中“出征执有罪,反释奠于学,以讯馘告”的
情况,也是征战结束后所行的释奠礼。返归释奠,
其礼仪依据首先是《礼记·曲礼》所言“出必告,反
必面”[8]2668。其深层次的礼仪内涵,则在于以“告
庙”的形式,体现敬祖归功、不敢独专的观念意识。
返归告祖反映了周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敬祖意识。
有成功皆需告祖,无论天子军事征讨之成功,还是

卿、大夫受赐所取得封号与荣誉。这种不忘祖先所

赐、敬祖尊祖之观念在当今犹有其现实意义。当

然,当代社会的敬祖,要扩大到对华夏民族的先祖

先民,包括历代人民所创造并保存下来的光辉灿烂

的传统文明、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珍惜上。

二、“学”中释奠礼的理性转向与

文教内涵

后世的释奠孔子礼,与上文所论祭祀祖先、具
有“告庙”性质的释奠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与之

直接相关的,是《礼记》所载“学”中举行的祭告先圣

先师的释奠古礼。由此,在成为专祀孔子的礼仪

前,主要作为周代祭祀系统中的释奠古礼,具有两

个不同的祭告群体:一是以先祖先王为祭祀对象,
主要在“庙”中举行的释奠礼;二是以先圣先师为祭

祀对象,在“学”中举行的释奠礼。
“学”中释奠的两处记载都在《礼记》中。《礼

记·王制》曰:“天子将出征,类乎上帝,宜乎社,造
乎祢,禡于所征之地。受命于祖,受成于学,出征执

有罪,反释奠于学,以讯馘告。”[8]2885 据《史记·封

禅书》和《汉书·郊祀志》的记载,《王制》可能产生

于汉文帝时代,其论古礼的依据是六经。这段记载

和前面征引的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“大师,宜于社,
造于祖,设军社,类上帝,……及军归献于社……反

行,舍奠”颇为近似。所言皆为军事征战前后的祭

祀活动,祭祀名目基本相同,如“类”“宜”“造”“舍
奠”(释奠)等,《王制》的记载更为详细。《周礼》“反
行,舍奠”并未明确指出祭祀地点,依据周人重视祖

先的观念,很可能是在祖庙、父庙中。《王制》篇则

明确指出“释奠于学”。《周礼》较《礼记》后出,相传

是在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搜集来的一部先秦旧

书,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。因此,并不能说《王制》
篇更为详细的记载本于《周礼》。两段记载的关键

差异在于返归后释奠礼的祭祀之地。李纪祥先生

认为,天子出入皆需告庙,“反释奠于学”此“学”必
在庙中[2]。如此,《周礼》和《王制》的记载就统一

了。问题是,这段记载明确指出,出征前的活动包

括“受命于祖,受成于学”,“祖”即祖祢之“庙”,“祖
(庙)”与“学”既然分开而谈,那么,返归后的“释奠

于学”也不宜判断为是在“庙”中。但如果周天子出

征返归后确实于“学”中行祭祀之礼,为何《周礼》没
有记载呢? 唐代孔颖达对此解释为,“按《周礼·宗

伯》:‘师还,献恺于祖。’《司马职》云:‘恺乐献于

社。’此记不云祖及社者,文不具。《周礼》不云献恺

于学者,亦文不具”[8]2886。意思是说,《周礼》只记

师还献恺于祖、社,不载释奠于“学”,是由于举其一

不及其余,记载不完备之故。《王制》只记“释奠于

学”,不记出征归来后于祖、社所行之祭礼,同样是

由于记载不完备。据此可知,周时天子出征师还,
祭祀之地包括庙、社、学等不同之处,祭祀对象也不

同。师还,“学”中所行释奠礼与庙、社的祭祀,不宜

视同一事。
庙中 (祖、祢)祭祀,受祭对象为先祖先 王。

“学”中释奠,受祭对象则为先圣先师。按郑玄和孔

颖达的注、疏,“受命于祖”是为“告祖”,礼仪内涵是

从先祖那里接受出征之命,以示不敢独断,师出有

名。“受成于学”是指在“学”中谋定军事,接受军事

策谋。正因此,出征返归,要以所俘获之罪人,释奠

于“学”中先师。郑玄解释“反释奠于学”,曰“释菜

奠币,礼先师也”,指出“学”中释奠受祭对象为“先
师”。“先师”具体是指哪些人? 郑玄用了一种以后

推前的思路,举出汉代的经师如高堂公、制氏、毛
公、伏生等,以推论周代的“先师”,意思是指传授某

一专门之学的先师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曰:
“凡有道有德者,使教焉。死则以为乐祖,祭于瞽

宗”[5]1700。“瞽宗”是殷代的学校名称,也是祭祀乐

人先师的地方。这说明,商周时代的“学”中有祭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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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人先师的活动,以此推论,其他专门之学也必有

先师,比如军事之学。上古征伐不断,逐渐形成军

事智慧和谋略。古代兵学蔚为大观,《汉书·艺文

志》作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,将西汉所见图书分

为六类,其中即有“兵书略”。以此来看,创立、传承

军事之学也必有“先师”。将“受成于学”与“反释奠

于学”联系起来,即是说,出征前在“学”中谋定军

事,返归后于“学”中释奠军事之学的先师。显然,
《王制》更强调军事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性,因此才

特别突出返归后的释奠于“学”。
祖庙、父庙中的释奠礼,以鬼神崇拜为心理基

础,具有一定的原始祭祀活动的非理性色彩。出征

前,“受命于祖,受成于学”实际上反映出人们对军

事征战的一种趋于理性的观念正在形成。只是从

先祖那里“受命”,尚不能决定战争胜负,而必须同

时在“学”中进行军事谋划和部署,方能实现预期目

的。《孙子兵法·用间篇》所讲:“故明君贤将所以

动而胜人,成功出于众者,先知也。先知者,不可取

于鬼神,……必取于人”[11]97,正是长期以来战争经

验的一种总结。“受成于学”,包括“反释奠于学”,
即是“必取于人”在军事和祭祀活动中的反映。即

便在远古和上古,人们已意识到,决定战争胜负的,
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理性地策划和制定战略战

术。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:“只有在战争中,只有在

谋划战争、制定战略、判断战局、选择战机、采用战

术中,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、冷静的理知态度

发挥到充分的程度,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

表现出来。因为任何情感(喜怒)的干预,任何迷信

的观念,任何非理性的主宰,都可以立竿见影地顷

刻覆灭,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。必须先计而后

战,如果凭感情用事,听神灵指挥,可以导致亡国灭

族,这是极端危险的。”[12]79 应该说,战争对于上古

时代从巫术、鬼神崇拜中逐渐产生出理性思维和观

念,是具有重要意义的。战争结束后的“释奠于学”
正是对掌握军事谋略的先师的祭祀,这一祭祀活动

由此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倾向。
战争结束后,于“学”中举行的释奠礼,属于上

古军事祭礼的范围。《礼记》所载另一“学”中释奠

礼则属于教育礼仪、学校礼仪、世子入学之礼的范

围,即后世所谓“学礼”。军事祭祀性质的“释奠于

学”既有告成功之意,也有致敬总结军事谋略、智慧

的先师之意。前一层意思具有“告庙”性质,后一层

意思则与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篇所载释奠先师的礼

仪内涵接近了。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曰:“凡学,春官

释奠于其先师,秋冬亦如之。凡始立学者,必释奠

于先圣先师。及行事,必以币。凡释奠者,必有合

也。有国故则否。”[8]3043-3044 结合郑注和孔疏,可
知,周代的世子、国子教育,每一季皆有不同内容。
在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专门之学开始前,所教之官都

要释奠所教授的专门之学的先师,比如教《礼》之官

先要释奠《礼》学先师,授《书》之官先要释奠《书》学
之先师。在周王朝“立学”,或诸侯国接受周天子之

命而“立学”,即设立学校时,则先要释奠先圣先师,
且祭祀时必须用“币”。一国如有先圣,祭祀即可;
一国若无先圣,则可遥合祭他国之先圣。按郑玄的

解释,“先圣”是指周公或孔子。周公与孔子所以被

称为“先圣”,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,是周代礼制的

开创者;孔子“述而不作”,以继承发扬周公礼制为

己任,整理了重要的经典以为后世文化之基石。他

们的历史和文化地位要高于各类专门之学的先师,
因而进入了先圣之列。但是,孔子生当春秋末期,
虽然儒、墨为当世之显学,但孔子是否已在周代的

立学释奠礼仪中成为受祭之先圣呢? 恐怕郑玄依

然是一种以后推前的思路。“先圣先师”这一群体

在周代究竟是指哪些人,目前还不能论定。但郑玄

遍注群经,其学号称“郑学”,经注对后人影响很大。
将释奠礼明确和孔子联系起来,始于郑玄。后世将

孔子作为先圣释奠,与郑玄的说法不无关系。
《文王世子》记载的释奠礼,包括“入学”释奠

(学官于四季教授世子、国子)与“立学”释奠(设立

学校)两种情况。立学较入学礼仪规格更高,表现

为祭品不同(用“币”与否)与祭祀对象不同(是否祭

祀“先圣”)。立学事重,需祭祀先圣,入学则只要祭

祀专门之学的先师。尽管尚不能对“学”中释奠礼

的祭祀群体———先圣先师,做出明确论定,但可以

肯定的是,先圣先师与先祖先王不属于同一个受祭

系统。如前所述,师还祭祀,按《周礼·宗伯》《司马

职》《礼记·王制》,分别在祖、社、学中祭祀,祭祀之

地不同,说明祭祀对象不同。先祖先王是宗族首领

与国家的创立者,先圣先师则是制度、文化的建立

者与传承者。祭祀祖先以血缘亲族、宗族关系为基

础,属于鬼神、祖先崇拜系统,是由原始巫术发展而

来的;祭祀先圣先师,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,出于对

制度、文化、经典、教育等“人”的文化创造结果的尊

崇、认同和传承,因而具有理性倾向和文教内涵。
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发展关系、礼仪变迁关系,
还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。但如果从上古人类思维

的发展,中国历史从巫到史,理性文明逐渐兴起的

历程来看,释奠先圣先师可能是后来出现的祭祀

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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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释奠古礼向释奠孔子新礼的

演进:事实与名称

在释奠古礼存在的两个受祭系统(先祖先王,
先圣先师)中,释奠孔子新礼是从先圣先师这一系

统发展而来的。所以称为“新礼”,是由于释奠礼从

对于群体的祭祀逐渐凝聚于孔子一人,且在后世的

封建王朝固定下来,释奠礼几乎成为祭祀孔子的专

称。因此有必要将释奠孔子新礼与释奠古礼区分

开来。释奠古礼到新礼的变迁,是一个渐进的过

程,发生在汉、魏、晋较长的历史时期,并且存在

“实”与“名”两个层面的演进之迹。
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看,释奠新礼渊源于周代

“学”释奠先圣先师之礼,肇始于孔子去世之后、特
别是汉代的祭孔之礼。周代入学、立学所行的释奠

礼作为一种学礼,显示出对创立礼制、整理文化、传
承专门之学的先圣先师群体的致敬和尊崇,这是后

世在国学、州学、县学中进行的释奠孔子礼的渊源。
《文王世子》篇将文王作世子时的礼仪规定为后世

世子应行之礼,作为世子礼的典范。后世的释奠孔

子新礼与太子的教育关系密切,如太子通经、讲经

释奠礼。由此可见,《文王世子》所载作为周代学礼

和太子礼的释奠古礼是新礼之渊源。祭祀孔子的

活动,在孔子去世后不久由其学生、宗族首先发起。
公元前478年(鲁哀公十七年),于孔子旧宅立庙,
岁时奉祀。至汉,汉高祖以隆重的太牢礼祀孔子。
汉平帝时,王莽专政,于元始元年,封周公后公孙相

如为褒鲁侯,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,奉其祀。追谥

孔子曰褒成宣尼公[13]351。东汉帝王多次幸鲁祭

孔。光武帝于建武五年冬十月,幸鲁,使大司空祀

孔子。汉明帝于永平十五年,汉章帝于元和二年分

别幸鲁祭孔[14]。在这两次祭祀中,或命皇太子、诸
王说经,或命儒者讲《论语》,形成祀孔与讲经结合

的形式。汉代的官方祭孔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,
帝王亲自祭孔、封孔子后人提升了孔子与儒学的地

位。汉代官方独立祭孔的行为,将周代“学”中释奠

先圣先师群体固定于孔子一人,实质上已开启了后

世的释奠孔子礼。
汉代的官方祭孔均在鲁地、孔庙,而并非在国

家设立的学校中,也就是说,汉代没有在“学”中所

行的释奠礼。《晋书·礼志》说得很明白:“礼,始立

学必先释奠先圣先师,及行事必用币。汉世虽立

学,斯礼无闻。”[15]599 与周代立学、入学所行释奠礼

性质类同的祭礼,出现在魏代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
三少帝纪》记载,正始二年,魏齐王曹芳“初通《论

语》,使 太 常 以 太 牢 祭 孔 子 于 辟 雍,以 颜 渊

配”[16]119;正始五年,“讲尚书经通,使太常以太牢

祀孔子于辟雍,以颜渊配”[16]120;正始七年,“讲《礼
记》通,使 太 常 以 太 牢 祀 孔 子 于 辟 雍,以 颜 渊

配”[16]121。“辟雍”本是西周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

的大学,为“五学”之一,地位最尊。汉代及以后的

“辟雍”,则主要用作祭祀之地。曹芳为幼主,从其

受学通经后均于“辟雍”祀孔来看,几乎已形成制

度。受祭对象固定为孔子,以颜渊配祀;用“太牢”
之礼,规格很高。尽管其时“辟雍”已并非受学之

处,但“辟雍”祀孔显然是对周代入学、立学时释奠

先圣先师古制的模仿和继承。从汉代鲁地的祭孔

到魏代“辟雍”祀孔,后世的释奠孔子已基本形成,
其形成既有古制的依据,更主要的是,儒学和孔子

地位的上升,使孔子成为了“先圣先师”群体之代

表。在“学”中举行祭祀孔子之礼,据《晋书·礼

志》:“(武帝泰始三年)又诏太学及鲁国,四时备三

牲以祀孔子”[15]599。晋武帝时期官方在太学举行

的四时祭祀孔子,与后世作为学礼的释奠孔子礼就

很一致了。
从祭孔与“释奠”这一名称的关联来看,最早出

现在唐人所修《晋书》中。《晋书·礼志》曰:“魏齐

王正始二年二月,帝讲《论语》通,五年五月,讲《尚
书》通,七年十二月,讲《礼记》通,并使太常释奠,以
太牢祀孔子于辟雍,以颜回配。”[15]599 这段记载与

上面所引《三国志》为同一件事,但在文字表述上存

在差异。即《晋书》“并使太常释奠”一句,将祭孔与

“释奠”直接关联起来,正是后世“释奠孔子礼”这一

说法的开端。《晋书》的这个说法,当然有经书的依

据,即前面多次引述的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“入学”释
奠先师,“立学”释奠先圣先师。至唐,《大唐开元

礼》列于吉礼的有:皇帝、太子释奠于孔宣父,国学

释奠于孔宣父,诸州释奠于孔宣父,诸县释奠于孔

宣父。除了“仲秋释奠于齐太公”外,释奠礼几乎成

为朝廷官方祭祀孔子的专门之称。
以上简要叙述了历经汉、魏、晋,释奠古礼在事

实和名称两个层面变迁为释奠孔子新礼的历史轨

迹。从作为周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祭祀形式,发展到

几乎成为祭祀孔子的专门之礼,“释奠”的字面意思

实质缩小了,但释奠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得以

凸显和提升。这其间,伴随着从“巫”到“礼”这一大

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。原始文化形态的祭祀活动,
带有巫术性质,出于鬼神崇拜的观念。可以推想,
最初广泛运用的“非时而祭”的一种形式,主要为

“告庙”功能的释奠礼,在其祖先崇拜的礼仪内层,
尚融合着巫文化的思维。发展至“学”中的释奠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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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先师之礼,巫文化的色彩逐渐弱化,重视实践理

性、人事经验,尊崇智慧、知识、圣人、先师的理性文

明精神灌注其间。到汉魏晋以来的祭孔之礼、释奠

孔子礼,承传道统、礼敬先师的文化意义,与确立国

家意识形态、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,释
奠礼最终固定为中国礼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文教之

礼,终整个封建历史时期,盛行不衰。

四、释奠新礼的文化特点:学术辩

难,礼仪盛会

汉魏以来的释奠新礼作为一种祭祀活动,其神

秘的祖先崇拜意义,在较大程度上让位于崇敬经

典、圣人的文化意义。释奠新礼突出的文化意义体

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释奠礼仪与讲经活动的结合;
二是释奠礼成为国家礼仪文化的展示。

释奠礼的讲经活动,始于东汉明帝和章帝于鲁

地祭祀孔子时的讲经,当时的讲经者有太子和儒

生。魏代齐王曹芳时,每通一经辄令太常释奠孔

子,有礼敬圣人和经典之意。至晋,释奠礼的讲经

形成定规,朝廷设有职官负责其事,如《晋书·职官

志》记载:“洗马八人,职如谒者秘书,掌图籍。释奠

讲经则掌其事,出则直者前驱,导威仪[15]743。北魏

时的释奠讲经成为组织规范的学术宣讲活动,讲经

人员 各 有 分 工,包 括 执 经、录 义、摘 句 等。如

《魏书·常景传》所载:“时肃宗行讲学之礼于国子

寺,司徒崔光执经,敕景与董绍、张彻、冯元兴、王延

业、郑 伯 猷 等 俱 为 录 义,事 毕,又 行 释 奠 之

礼。”[17]1803《魏书·窦瑗传》所载:“出帝时,为廷尉

卿。及释奠开讲,瑗与散骑常侍温子升,给事黄门

侍郎 魏 季 景,通 直 散 骑 常 侍 李 业 兴 并 为 摘

句。”[17]1908 隋唐时代,特别是初盛唐,思想多元,学
术文化兴盛,释奠讲经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辩

难活动,具有自由讨论之气息。《隋书·儒林传》记
载:“天子乃整万乘,率百僚,遵问道之仪,观释奠之

礼,博士罄悬河之辩,侍中竭重席之奥,考正亡逸,
研核异同,积滞群疑,涣然冰释。”[18]1706 由于古籍

散失,歧见迭出,因而释奠讲经成为辨疑解惑之学

术活动,促进了思想的统一和发展。唐高祖李渊亲

自参 与 释 奠 礼,并 令 各 家 各 派 相 互 辩 难。《旧

唐书·礼仪志》记载:“高祖武德二年,国子立周

公、孔子庙。丁酉,幸国子学,亲临释奠。引道士、
沙门有学业者,与博士杂相驳难,久之乃罢。”[19]916

《旧唐书·陆德明传》记载:“王世充平,太宗征为秦

府文学馆学士,命中山王承乾从其受业。寻补太学

博士。后高祖亲临释奠,时徐文远讲《孝经》,沙门

惠乘讲《波若经》,道士刘进喜讲《老子》,德明难此

三人,各因宗指,随端立义,众皆为之屈。高祖善

之,赐帛五十匹。”[19]4945 初唐的释奠讲经不拘儒家

一家,儒、释、道同堂宣讲,显示出唐帝国开放的思

想文化环境。释奠讲经,不仅是学术宣讲和辩难,
同时也是展示文辞艺术的盛会。晋代温峤《释奠

颂》曰:“敷论义奥,综析毫芒。赋纳以言,丽辞孔

彰。”[20]讲经不仅要义理深入,且需文辞焕然,引人

入胜。据《隋书·宇文弼传》,隋文帝亲临释奠,宇
文弼与博士议论,词致清远,兼有文辞和风度之美,
听者为之瞩目。

汉魏以后的释奠新礼,逐渐具有了国家礼仪盛

会的规模和意义。《南齐书·武帝纪》记载:“冬十

月,壬戍,诏曰:‘皇太子长懋讲毕,当释奠,王公以

下可悉往观礼’。”[21]50 意在通过“观礼”,树立崇仰

圣人之心,引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。南朝陈代的释

奠礼规模较大,讲经、释奠后,还举行宫廷宴会,参
与人员众多。《陈书·吴兴王胤传》:“(胤)至德三

年,躬出太学讲《孝经》,讲毕,又释奠于先圣先师。
其日设金石之乐于太学,王公卿士及太学生并预

宴。”[22]373《旧唐书·东夷列传》记载贞观二十二

年,新罗国金春秋来朝,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。
唐初的国学释奠礼引起外国使者的注意,已经成为

大唐国家礼仪文化的展示了。
释奠新礼的精神指向在于崇圣重师,树立正

统,引领风气。西晋潘尼《释奠颂》曰:“讲业既终,
精义既研。崇圣重师,卜日告奠”[20]2002,挚虞《释
奠颂》曰:“如彼泉流,不盈不运。讲业既终,礼师释

奠。”[20]1903 圣人是道的开创者,“师”是道的传承

者,因此,“崇圣重师”是对道统的重视。《晋书》记
载,应詹上书晋元帝指出:“元康以来,贱经尚道。
宜修辟雍,崇明教义。先令国子受训,然后皇储亲

临释奠。则普天尚德,率土知方矣。”[15]1858-1859“元
康”是西汉宣帝刘询的年号。应詹认为,元康年间

忽视儒教,抬高道家,风气不正。唯有大力兴办国

学,研习儒学,昌明义理,并通过太子亲行释奠之

礼,方能引导天下士子和百姓崇尚德性,知礼守礼。
应詹的观点自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

考虑,但他指出了释奠礼具有的扭转世风,回归学

术、思想、观念正统的引领意义。

五、余论

研究释奠古礼和释奠新礼的意义,在于揭出礼

仪精神主旨,以有益于复兴优秀传统文化。释奠古

礼的不忘先祖、告祖归功,“学”中释奠礼的崇圣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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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、尊重经典,释奠新礼重视讲经、辨明经义,展示

文化、树立道统、引领风气等精神意义,在今天尤有

其现实价值。当代的释奠孔子之礼,要处理好礼仪

展示与精神承传的关系。礼仪展演的体验性和直

观的文化宣传功能,对参与者的精神感化,对优秀

汉文化的世界影响意义,毋庸置疑。但也要防止将

之简单化为一种单纯的文化展演,甚至文化产业和

文化消费行为。当今的释奠礼要加强面向普通人

群的学术宣讲活动,使人们能认识、领会孔子儒家

思想的精髓,并将之实践于日常生活,建立起尊重

优秀传统、崇尚道德的社会风气,以增强文化认同,
凝聚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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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aturesofShidianRiteandtheChangeofItsSpiritualConnotation
———OntheEvolutionofAncientShidianRitetoNewRi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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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.CollegeofHumanity,XidianUniversity,Xi’an710126,China;2.CollegeofLiteraturea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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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ShidianRite(anancientritein memoryofancestors,teachers,andsaintsoriginally)canbe
back-datedveryearly.Itisheldinanon-fixedtimeinmemoryofancestors.Therearetwoworshipsin
ShidianRiteintheZhouDynasty(1,046BC—256BC):theworshipofancestorsandkingsheldintem-
ple,andtheworshipofancientsaintsandteachersheldinschool.ShidianRiteheldinschoolreflectsthe
rationaltendencyandtheculturalandeducationalsignificancethatattachimportancetoexperienceand
wisdom,embodyingtheritualevolutionfromsorcerytohistoryinChineseculture.StartinginHanDy-
nasty(202BC—220)andexperiencingthethreedynastiesofHan,Wei(220—265),andJin(265—420),
thegroupworshipinmemoryofancientsaintsandteachershasevolvedintoonetomemorizeConfucius
specially,alonewiththeriseofConfuciusandConfucianisminstateideology.Thisnewriteinmemoryof
Confuciusiscombined withsacrificeriteandsermon.DuringtheNorthernandSouthern Dynasties
(420—589),theSuiDynasty(581—618),andtheTangDynasty(618—907),itturnsintoagrandaca-
demicandculturalgatheringinwhichacademicissuesarefreelydebatedandstateetiquettecultureis
presented,showingtheconnotationstorespectsaintsandteachers,inherittradition,andadvocatethe
studyofConfucianclassics.Todaywhenweinheritanddevelopexcellentritualculture,weshouldprop-
erly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ritualdemonstrationandspiritualinheritance,fullyplayingthe
roleofShidianRiteinstrengtheningculturalidentityandcohesion.
Keywords:ShidianRite;ritualfeatures;spiritualconnotation;evol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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